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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六回              牵羊担酒太守犒师! 折将损兵逆贼请罪
! ! 话说南康府见合城绅士率领居民，杀牛宰马，担酒牵羊，预备出城劳师，南
康府也就备了许多犒赏之物，即于次日约同参将赵德威、守备孙理文率领绅士

居民齐出城来，前往徐鸣皋营中犒赏三军，兼谢徐鸣皋等援救之力。当有差官

报进营去，徐鸣皋便与一枝梅亲迎出来。

南康府郭庆昌等众一见徐鸣皋、一枝梅二人亲迎出来，赶即下马迎上，拱

手称谢道：“徐将军、慕容将军请了，敝城危在旦夕，幸蒙将军驰救，得以保全，

合郡生灵，幸免涂炭，今者聊具不腆，率领合郡绅士，前来犒赏三军，并竭诚趋

谢保救之德，尚求笑纳勿却为幸。”徐鸣皋、一枝梅二人一面谦让，一面向后面

一望，只见携老扶幼，牵羊担酒，手执瓣香，欢呼笑道：“我等合城百姓，若非将

军等亲领大兵前来，杀退逆贼，我等生灵不免涂炭了。现在合城生灵性命得以

保全无恙，皆将军等所赐，兹特各竭微枕，聊具薄物，为将军寿，并兼犒劳王师。

幸蒙将军俯念愚诚，赏赐收纳，转给各军，用慰劳苦于万一。”说罢，大家又齐

跪下去，称谢不已。徐鸣皋、一枝梅便与百姓还礼已毕，即命各兵将所有犒劳

之物全行收下，又再三答谢。南康府见收下犒赏礼物，即命众人回城。众百姓

答应，随即欢呼而去。

徐鸣皋、一枝梅这才将南康府郭庆昌、参将赵德威、守备孙理文让进大帐，

彼此又行了礼，然后分宾主坐下。南康府复又谢道：“某等久仰威名，如雷贯

耳，当逆贼宸濠举兵之时，某即驰书于邻省告急，迟之又久，并未见有一兵一卒

到来。某等正在忧虑，深恐此城不保，及闻王元帅已奉旨就近征讨，某等即私

相喜道，以为宸濠虽据有南昌，究竟兵力不足，虽曾派令各贼将，分往邻境各府

州县攻取城池，某料他一闻王元帅有就近征讨之权，又兼诸位将军神勇，大兵

所指，战无不克，他必然胆寒，不敢分兵外出。那里知道他已派令邺天庆前来

攻取南康。某等见贼将临城，毫无计策，虽云兵来将当，其如兵力素薄，万难与

之抗衡，所幸民心尚固，不得已而思其次，惟有守之一字，尚可勉力而行。于是

与合郡人民相约闭关自守，以待救兵前来。不料邺天庆竭力攻打，相持已逾半

月，而兵民登陴死守，劳瘁不堪，再逾十日，救兵不到，真有岌岌可危之势。正

深忧虑，盼望弥殷，乃得将军驰救前来，某等已喜出望外，又复一战而胜，杀退

贼兵，保我城池，伤彼兵卒，非将军神勇素著，智谋兼人，何能救斯民于水火之

中，保此城有完全之绩？今者万民完聚，各保身家，合郡安然，斯城无恙，非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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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幸，抑亦万姓生灵之福也。”

徐鸣皋让〔道〕：“太守说那里话来？某等一个武夫，毫无知识，幸而战胜，

杀退贼兵，此皆某等分内之事，敢蒙挂齿称道？而况此城保全，皆太守之策，参

戎之力。设平日不能深得民心，一旦贼兵忽至，闭关自守，必致万姓居民争相

迁徙。一经骚动，便疑草木皆兵。虽太守禁止之不遑，何能全力合作？是可知

太守平时德政勿衰，入人已深!，虽至兵临城下，犹能众志成城，处仓猝而不

惊，临大难而不惧，非有贤太守，又何堪克保斯城么？某等真是佩服之至，钦仰

之至。今者又蒙犒劳，虽皆出于万姓至诚，然某等何德何能，敢蒙厚贶，而又不

敢有负良意，只好且代所部兵卒之道谢了。”郭庆昌又谦逊了一回。徐鸣皋、

一枝梅当命差官将所有犒劳各物，悉数分派士卒，俾各兵咸沾德惠，并准其大

饮三日。差官答应，当即前去，按名分赏已毕。

是日合营便大吹大擂，欢呼畅饮起来。一连三日，皆是如此，果然营规齐

肃，军令森严。三日之后，又皆肃静无哗，各守军令。徐鸣皋与一枝梅又亲往

城中，参将赵德威、守备孙理文留在营中筵宴，是日尽欢而散。次日，徐鸣皋也

就将南康府郭庆昌谢步，南康府等也就大排筵宴，留徐鸣皋一枝梅二人在署宴

饮。到了第四日，徐鸣皋便传出令来，次日一齐拔队，前往南昌。及至拔队这

日，南康府暨合郡官绅士庶，又亲送官军至十里之外，然后回城。徐鸣皋等督

队星夜趱赶，往南昌进发。按下慢表。

且说邺天庆率领败残兵卒回至南昌，当即进入王府，先与宸濠请罪。宸濠

见他败得如此而回，便问明一切。邺天庆就将如何攻城，南康坚守太严，攻打

不下，后来徐鸣皋如何带兵前去援救，如何对敌，如何张尔铣设策劫寨，如何误

中诡计，张尔铣如何中变，如何将张尔铣刺死，前后细细说了一遍。宸濠闻言，

也不免大怒道：“孤令你前去，原为你素来勇猛，必能不负孤意，乃竟不自审

察，听信张尔铣之言，虽张尔铣死有余辜，尔又有何面目前来见我？”喝令推出

斩首。

当有军师李自然说道：“千岁且请息怒，臣有一言，求千岁容纳。邺天庆

大败而回，本当斩首，然胜负乃兵家常事，不可因此一败，便丧一员猛将，而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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邺天庆虽难辞咎，在臣看来情尚可原，若非张尔铣献计，陈如谋决策，邺天庆似

不致大败如此。今张尔铣、陈如谋已死，亦复死不足惜。所幸王守仁大兵现尚

未到，徐鸣皋、一枝梅见已将南康保救下来，必然即日拔队趱赶到此，以为王守

仁之兵现已驰抵，他便好合兵一处，合力进攻，且臣料徐鸣皋等必然间道前来。

南康守城各官见徐鸣皋、一枝梅大获全胜，我兵大败而回，必料我等业已丧胆，

且料王守仁已到此处，然兵力甚卑，断不敢再分兵前往报复，南康必然毫无防

备。臣却有一计，乘王守仁大兵未到，南康无备之时，急急再拨三千人马，仍使

邺天庆倍道而驰，星夜从大路火速向南康进发，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克日袭取

南康，将功赎罪。若再不能取胜，二罪并罚，按军法从事，罪不容诛。”

邺天庆跪在下面，听李自然这番话，当下磕头说道：“千岁若俯如李军师

所请，再拨精锐三千，使臣星夜驰往袭取南康，若再不能取胜占夺该城，臣即提

头来见，尚求千岁恩准。”宸濠见说，因道：“姑念军师苦苦说情，免汝初犯。今

再付你三千精锐，趱赶前去，若再不将南康攻取，汝亦不必前来见孤，汝便自寻

死地便了。”邺天庆见宸濠已允，当即叩头谢恩退出。随即挑选三千精锐，次

日即带领所部，拔队起程，星夜复向南康进发。

邺天庆去后三日，即有探马报道：“王守仁亲统大兵十万，随带猛将多员，

现已离南昌九十里了。”当有差官禀报进去，宸濠即命再去探听。不到半日，

又有探马来报：“徐鸣皋、一枝梅分领精锐三千，由南康间道星夜趱赶到此，已

离城八十里了。”差官又报进去。宸濠闻报，当与李自然道：“大兵临境，孤所

有大将均尚未回，一至兵临城下，如何抵敌？”李自然道：“千岁勿忧，可就近差

人，一面飞往进贤，将雷大春调回，以拒敌军，一面差人飞调邺天庆，属令暂缓

进攻南康，即日改从间道星夜驰回，听候调用。”宸濠只得依允，当即差人飞马

分头调往去讫。忽又有探马报道：“王守仁所统大兵，现已离城三十里下寨，

请旨定夺。”

欲知宸濠如何拒敌，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七回              分雄师急救南康城! 刺降贼夜入按察署
! ! 话说宸濠闻报王守仁大兵已离城三十里下寨，便与李自然议道：“大兵现
已压境，所有雷大春、邺天庆尚未调回，似此如何是好？”李自然道：“千岁可即

一面传旨胡濂、杨璋，令他赶速统领合城兵卒，坚守四门，一面令波罗僧率领护

军前往西门，以备御敌，再火速回差驰往进贤，飞调雷大春赶紧回城。某料王

守仁虽统大兵前往，兵卒劳瘁，即日未必开兵。即使随到随攻，我却以逸待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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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他攻守力乏之际，可命波罗僧奋勇出城，杀他一阵，务要获胜，先挫他锐气，

然后缓缓图之，旬日之内，南昌必不致失守，那时雷大春已回，即使邺天庆无论

南康得与未得，他一闻飞调，亦必星夜驰回。彼时有此二将，虽王守仁兵力再

厚，猛将极多，亦不足虑也。”宸濠没法，只得如此依计而行，按下不表。

且说王守仁安营已毕，即与徐庆等议道：“徐鸣皋、慕容贞二人往救南康，

不知胜负如何，南康有无失守。本帅之意，大兵虽已到此，拟俟南康驰报前来，

再行开兵，不知诸位将军意下如何？”徐庆道：“元帅之意虽属不差，但兵贵神

速，既已到此，何不即日开兵，前去讨战，或者宸濠无甚防备，来此可以一鼓而

擒。若从缓下来，等他防备已严，那时便难得手了。请元帅斟酌。”王守仁尚

未回言，只见探马报进：“探得徐将军、慕容将军往救南康，现已杀退贼将邺天

庆，救了南康，不日即要驰抵了。”说罢，飞身上马而去。!
王守仁见报，知徐鸣皋大胜，欢喜无限。正要议及开兵，忽又见探马报来：

“探得南康虽经徐将军驰救，杀败贼将邺天庆，得以未失，现在邺天庆又复带

领精兵，间道驰往，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乘徐将军离了南康，他又将该城袭取

了。”说罢，又复飞身上马而去。王守仁闻报大惊道：“似此南康得而复失，这

便如何是好？”沉吟一会，随命徐庆、周湘帆即刻率领精锐三千，驰往南康克

复，务须克日前进，不得有误。徐庆等得令下来，正要率兵即刻拔队，又见探马

报道：“探得宸濠因元帅大兵已到，城中兵力甚微，现已飞马分往两路调取兵

马，一路往进贤调取雷大春，一路往南康调回邺天庆。”

徐庆闻报，当即进帐，报与元帅知道。王元帅闻言，却又大喜，因道：“如

此说来，南康虽失，不难复得了。”因秘授徐庆妙计道：“将军前去，可如此如

此，则克复南康，指日间事也。一经克复，可即趱赶回营，要紧要紧。”徐庆得

令，这才拔队前行。

一日无话。次日王元帅率领众将，亲统大兵，前往攻城。三声炮响，金鼓

齐鸣，不一会直抵南昌城下，只见吊桥高挂，城门紧闭。王元帅并令各军排成

阵势，亲自出马，带了众将，来到城下，喝令护军高声喊道：“城上听者，速令逆

贼宸濠前去答话，若有迟延，我家元帅便督率大兵，并力攻城。”喊了一阵，并

无人答应。王元帅又喝令骂战，众兵卒又大骂了一阵，只见城头上有一人应

道：“王元帅请了。”王守仁抬头一看，不是宸濠，却是按察使杨璋。王守仁一

见，也就答道：“尔受朝廷不次之恩，不思报效尽忠，为何甘心从贼耶？”杨璋

道：“元帅之言差矣。当今巡幸不时，昏暗已极，任用阉宦，谗害忠良，万民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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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眼见大明江山属于他人。宁王系帝室宗亲，不忍使祖宗基业改归异姓，因

此吊民伐罪，应天顺人，以帝室宗支接承大统，何谓贼耶？以元帅经文纬武，智

略过人，何乃计不及此，而亦人云亦云，窃为某所不取也。若蒙俯听鄙言，将来

也不失封侯之位。”

王守仁不等他说完了，泼口骂道：“忘恩竖子，背义匹夫，尔不思朝廷待汝

之恩，反敢阿附逆贼，已是罪不容诛，乃又""忤毁朝廷，尔若祖若父在九泉之
下，当亦恨尔不但甘为逆臣，抑亦不孝的孽子，尔又何面目见乃祖乃父乎？”杨

璋被王守仁这一顿骂，只骂得顿口无言，羞惭无地，因即恼羞成怒道：“王守

仁，尔休得逞能，看箭罢。”说着，便喝令守城兵一齐放下箭来。顷刻间万弩齐

发，王守仁只得命各军向后退下，鸣金收军。回到大营，王守仁恨恨不已。

次日正要复去攻城，却好探子报来：“徐鸣皋、一枝梅已率领所部，离此只

有五里了。”王守仁闻报大喜。不一会徐鸣皋、一枝梅已进帐来，王守仁一见，

便将南康争战情形问了一遍，徐鸣皋便细细回覆。王守仁又将邺天庆二次袭

取南康，并已派徐庆、周湘帆驰救的话，说了一遍。徐鸣皋听了，又将南康府如

何深得民心，告诉王守仁，王守仁也甚钦佩。

彼此先将已往之事说了一遍，徐鸣皋复又问道：“元帅到此，与逆贼战过

数次，胜负如何？”王守仁道：“一阵尚未开战，只昨日杨璋被本帅骂了一阵，本

帅本拟即时就要围攻，不料杨璋恼羞成怒，反喝令各兵放下箭来，不能进攻，只

得收军，暂作计议。”一枝梅道：“杨璋这厮背义从贼，断不可饶。末将今夜定

往城中，将这厮先自杀了，然后再作计议。”王守仁道：“惟恐他那里防备甚严，

不能下手，还是明日开战，就阵上擒之。”一枝梅道：“元帅此言差矣，杨璋系文

士，向不知武艺两字为何物，如何亲临阵前？还是末将前去杀他。”王元帅道：

“慕容将军既要前去，须得格外小心才好。”一枝梅道：“元帅放心，末将城里是

熟路，绝不妨事的。”王元帅也就答应。这日即按兵不动。

到了晚间，一枝梅就改扮行装，扎束停当，等到二更时分，便藏好兵刃，竟

自向南昌城里而去。真是他们剑侠的手段与众不同，任凭南昌守城的兵那样

严紧，竟没有一个知道。一枝梅已进了城，直奔按察使衙门而来。一路皆是穿

房越屋，走到按察使衙门上房，伏身细听，只听里面已打三更，又向各处一看，

见灯火尚明，不便下去。正在探望，又见更夫远远的敲着三更而来。

等他走到切近，一枝梅便从屋上一个箭步跳落下来，拔出单刀，向那更夫

面上一晃，口中说道：“你嚷，就是一刀。”那更夫正走之间，忽见屋上跳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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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手执单刀，向他砍来，已是魂不附体，那里还喊得出？只得跪下来磕头，却

一句话说不出。一枝梅道：“我且问你，杨璋的住房在那里？你若告诉我，便

饶汝狗命，若有半字虚言，登时一刀将尔砍为两段。”那更夫道：“大王饶命，小

人愿说。”一枝梅道：“我非大王，我实告诉你，我乃王元帅麾下游击将军，外号

一枝梅的便是。因杨璋背反朝廷，甘心从贼，特来杀他。快说出来，他现在住

在何处？”那更夫听说，更加吓得要死，只得战兢兢说道：“小人有眼无珠，不识

将军大驾前来，尚求免我一死。”一枝梅道：“谁同你说这闲话，尔快讲杨璋住

在那里。”那更夫道：“走此一直过去，末了一进上房，便是他的内室。”一枝梅

道：“你这话可真么？”那更夫道：“小人何敢撒谎。只因杨大人本来住在第三

进，不久讨了个姨太太，甚是美貌，却住在末了一进，因此杨大人与姨太太同住

在那里。”一枝梅道：“现在兵临城下，还住在那里么？”那更夫道：“听说今日不

是杨大人上城守夜，是布政使胡大人守夜，所以我家大人今夜无事，才进去了

不多一会，此时多半尚未睡觉呢。”一枝梅听罢，手起一刀，将更夫杀死，随即

前去。

不知能否刺杀杨璋，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八回              劝儿夫妻妾进良言! 杀从贼英雄留首级
! ! 话说一枝梅将更夫杀死，随即窜上屋面，依着更夫的话，直至末了一进，伏
身屋上，将身子倒挂在帘口，轻轻的用刀尖在窗户纸上戳了一个小孔，聚定目

力望了进去。只见里面灯烛辉煌，坐着一男两女。男的便是杨璋，一个女子约

有四五十岁左右的年纪，那一个却只有二十岁上下。那半老的妇人却生得端

庄大雅，是一位夫人的样子。那二十岁左右的，虽是个小家气度，美貌天然，却

也生得不俗，不像那风骚一派。一枝梅看罢，心中想道：“这老的想是杨璋的

妻子，那个大约是他的妾了。”

正欲窜身进去，只听那半老妇人说道：“据老爷说来，邺天庆与雷大春不

日便要回来了？”杨璋道：“至迟再有五日，他两人总有一个回来。只要他二人

回来一个，便可与王守仁这匹夫开战了。卑人不恨王守仁别事，我劝他的好

话，他不相信，反将我大骂一顿。现在当今任用阉宦，谗害忠良，我辈虽做着他

的臣子，终是栗栗危惧。宁王虽然是个藩王，待他的手下那班人极其宽厚，我

今日归顺于他，将来他成了大事，我亦不患无封侯之位。可恨王守仁计不及

此，反骂我背叛朝廷，甘心从贼，你道可恨不可恨么？若能将王守仁这匹夫擒

住，我定将他碎死万段，以消前日之恨。”说罢，只见那半老妇人叹道：“老爷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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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目前富贵，不顾将来祸患。宁藩虽然待人宽厚，究竟是有心背叛，非若当今

名正言顺。老爷也要抚心自问，就是今日做了这按察使司，若非朝廷厚恩，那

里有这地步？宁王擅杀朝廷命官，居心造反，此时正是人臣尽忠报国之日，老

爷不能讨贼，已是落于下乘，再欲阿附逆王，于情理两字究嫌违背。在妾看来，

宸濠虽然势大，终不能成其大事，一旦遭擒，必按国法从事。妾虽不明，似从贼

究嫌不顺。老爷若俯念夫妻之情，追想祖宗遗训，虽不能出人头地，做一个讨

贼忠臣，也当及早回心，或暗约王元帅即日进兵，作为内应，将来贼败之后，也

可免身受国法。若但图目前，妾恐贼势既败，即老爷也不能置身法外。与其悔

之于后，不若慎之于前，而况王元帅麾下，能争惯战之士，武术超群之人，何可

胜数，且皆是忠心亮节，扶弱锄奸。宁王虽有邺天庆、雷大春之流，却皆一勇之

夫，不足与论，就是那余半仙、余秀英两个，也是旁门左道，邪术欺人，何能如王

元帅亮节孤忠，为一朝名臣。老爷请自计议，在妾愚贱，本来有夫唱妇随之道，

但事关大逆，不得不苦口陈词。若其不然，妾恐将来不但有杀身之祸，且有夷

族之灾。以老爷一人而上累祖宗，下连妻子，这是何苦呢？”说罢，又见那少妇

劝道：“老爷不必疑虑，太太这一番话实在不错。宁王虽是个藩王，他现在造

反，就是个反叛。老爷从他，不也是个反叛了吗？能杀这个反叛更好，不能杀

他，就是自己拼着一死，总比从反叛好多着呢。贱妾虽是个小家女子，蒙老爷

做作侧室，本不敢拂老爷的意，但是老爷要从反叛，贱妾也觉得不在理，还请老

爷三思。”杨璋听他妻妾这一番话，在那稍明大义的，也要羞惭不已，那里知道

他不但不知羞愧，反而怒不可言，泼口骂道：“你这两个贱货，知道什么时事，

敢来忤逆老爷的意见。若再多言，先将你这两个贱货置之死地，好给你们去做

忠臣节妇。”他妻子见他如此，当下哭道：“你不听良言，眼见得身首异处，连累

家人。”杨璋的妾也就哭了起来，还是苦苦极谏。杨璋越发大怒，便要上前向

他妻妾相打。

一枝梅听得清楚，此时也就无明火起高三丈，立刻跳下屋来，用了个燕子

穿帘的架落，将右手一起，这一掌先将窗格打开，身子一晃，就跟着进了卧房。

噗一声响，跳落在地，即将手内的刀向杨璋面上一晃，口中喊道：“杨璋尔这逆

贼，当今皇帝何曾薄待于汝，尔不思尽忠报国，反要从顺逆藩。尔妻妾苦苦相

劝，实系一派良言，尔不知羞愧，反而恼羞成怒，要去向他们相打，尔可认得本

将军一枝梅么？本将军今夜到此，本来杀汝，后听尔妻妾那番相劝的话，以为

你一时糊涂，经这一派良言，当可自知悔罪，或如尔妻所说之话，暗约王元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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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讨贼，本将军就可宽恕于你，不加杀戮。谁知尔不听良言，怙恶不悛，与其待

到后来，贼势既败，尔不免有夷族之惨，不若本将军先将尔杀了，将尔妻妾的这

番话回禀元帅，好使尔妻妾尚不至因你株累。”说着即走上前，将杨璋提过来，

按倒在地。正要一刀送他性命，只见他妻妾跪在旁边求道：“请将军暂为息

怒，再让妾等苦劝他一番，若再不从，听凭将军处治便了。”一枝梅说道：“尔等

休得多言，本将军还是因尔等深明大义，才如此看待，不然连尔等一齐杀死，不

免令尔等有屈。杨璋实系大逆无道，罪不容诛，他死之后，本将军自为尔等于

元帅前表明一切，断不难为尔等便了。”说罢手起一刀，立将杨璋杀死，当即割

了首级，一窜身上屋而去。

这里杨璋的妻妾眼见丈夫被杀，虽是他罪不容诛，咎由自取，也免不得大

哭起来。此时前后的家人仆妇听见上房里哭声，大家赶紧起来，跑到后面一

看，只吓得个个魂不附体。内中有两个胆大的，忙问了缘由，杨璋的妻妾因即

告诉一遍，却不敢说出谏他不从，致被杀死，只说被刺客刺死，割去首级。于是

合署的家人便各处寻找刺客，不必说寻不到，就便寻着，还有那个敢上前么？

只得鬼闹了一顿，预备次日去宁王府报信。按下慢表。

再说一枝梅提着杨璋的首级，出了按察使衙门，心中想道：“我何不就此

顺至奸王府一行，将这颗首级送与他看看，好叫他知道我等利害。”主意想定，

即向宸濠府内而来。一枝梅本来是熟路，他们从前七子十三生大会江西的时

节，他却来过好几次，因此毫无阻挡，穿房越屋，直至奸王的殿上，将这颗首级

摆在宸濠坐的那张案上。一枝梅将首级摆定，这才出来回营缴令。

你道一枝梅既然入得奸王府，为什么不就此将宸濠刺死，岂不免了许多大

事？诸君有所不知，宸濠的内宫却是防备甚严，左右护从亦皆是超超等顶顶好

的武艺，若果能将他刺死，也等不到今日，当日七子十三生在江西的时节，早将

他刺死了。一来因他防备甚严，二来因他气数未终，势必要等到那个时节，才

能将他署之死地。不必说一枝梅不敢擅入险地，就便能独力而行，他们行侠的

人也不肯逆天行事，所以一枝梅只能将杨璋的首级摆在宸濠平日所坐的那张

案上，使他一见魂消，不敢小觑。

看看天明，当有值殿的差官将殿上打扫清洁，以便宸濠临殿。及至收拾到

案上，忽见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摆在案上正中间，面向里，准对着宸濠坐的那张

交椅。那差官一看，只吓得魂飞天外，因道：“这颗首级是从那里来的？”却又

不敢细看，只得报了进去。宸濠闻报，也是吃惊不小，当即进来，梳洗已毕，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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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齐护从，来到殿上。只见案中间那颗首级还摆在那里。宸濠大着胆便走近

案前，细细一看，但见鲜血淋淋，一双眼睛还自睁着。宸濠看了一回，只听阿呀

一声，吓倒在地。

毕竟宸濠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九回              见首级吓倒奸王! 发弹子打伤贼将
! ! 话说宸濠见案上摆着一颗血淋淋人头，两只眼睛还睁着，近前一看，始则
分辨不出，再一细看，只听阿呀一声，吓倒在地。大家见宸濠吓倒，赶忙上前将

他扶起。只听宸濠说道：“杨璋被何人所杀，却将他的首级送到孤这殿上？”一

面着人将首级拿开，一面传值殿的差官问道：“尔等昨夜在这殿上，见有谁人

到此，可速言明。”那差官跪下说道：“小人们委实不曾见有人来。”宸濠正在疑

虑。忽见宫门官进来报道：“启王爷，现在按察使杨璋家属差人来报，说杨璋

于昨夜三更时分，被一枝梅行刺，割去首级而去，现在首级不知去向。”宸濠闻

报，心中明白，当即命人将杨璋首级交还他的来差带回，令他入殓，一面向左右

近侍说道：“既然是一枝梅前去刺了杨璋，这首级一定是他取来摆在案上，似

此孤所住之处倒要更防备了。但一枝梅等现在王守仁部下，王守仁的大兵又

逐日前来攻打，所调之邺天庆、雷大春二人又未回来，好不令孤焦急。”左右近

侍也只得随着他说了两句，当下退入内宫，暂且不表。

再说徐庆、周湘帆奉了王守仁之命，令他二人带领三千精锐，前往南康驰

救。他二人那敢怠慢，星夜火速前进，不数日已抵南康，也不安营下寨，即催兵

将南康城围困起来。此时邺天庆已得调他回南昌的信，正要拔队，忽被徐庆这

一枝兵将南康围得个水泄不通。邺天庆好生着急，只得开城奋勇冲出。徐庆、

周湘帆二人见他杀出来，也就与他力战。一连战了三日，这日夜间徐庆等稍有

疏忽，竟被邺天庆带领贼兵冲出城来，趱赶望南昌而去。徐庆等见他已经逃

走，即刻进城安民已毕。所幸南康府郭庆昌虽然失了城池，却未丧命，现在一

闻克复，他又出来，即向徐庆营中谢罪。徐庆当下安慰了几句，还请他刻刻防

备。南康府感激不已。徐庆见城中民心已定，他也就即日拔队起程，仍回南

昌，合兵一处。

再说一枝梅既将杨璋杀死，回营缴令已毕，又细细说了一遍，王元帅大喜。

到了次日，即出了全队攻城，真是个个争先，人人奋勇。争奈南昌坚固，防备甚

严，攻打不下。一连又攻打了三日。这日正在攻打之际，忽见后面西南角上，

所有攻城的各兵纷纷退让。王元帅等再一细看，只见一匹马坐一人，手执方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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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戟，逢人便挑，见马即刺，只杀得那些攻城兵卒纷纷让出一条路来。他那一

枝戟飞舞起来，便如入无人之境。徐鸣皋看得清楚，便即飞马过去，接着邺天

庆大战。邺天庆一见徐鸣皋，真是恨如刺骨，因被他在南康一把火，几乎将他

烧死，及至见了宸濠，又几乎送命，你道他可恨不可恨。于是二人奋勇大战起

来，只见一个手执烂银枪，飞舞处如蛟龙戏水，一个方天戟摇摆时，不恶卧虎翻

身。一往一来，足足战了有二十余合，邺天庆见不能取胜，便大喝一声：“匹夫

休得逞能，看本将军的戟。”说着，一戟分心刺来。徐鸣皋赶着迎住，用足了十

二分力架在一旁，也就大喊一声：“逆贼，还不代我下马受缚。”说着，一枪认定

邺天庆肋下刺来。邺天庆当即拨开，趁势一戟，向徐鸣皋左腿刺来。徐鸣皋躲

闪不及，正中一戟，拨马便走。邺天庆那里肯舍，紧紧在后进来。

周湘帆看得清楚，恐防徐鸣皋有失，随在身旁取出弹子。一声喊叫：“逆

贼休得追赶，看本将军的法宝。”话犹未完，弹子已经发出。邺天庆一听周湘

帆大喝，便抬头来看究竟是何物件，就在这个时节，面门上已中了一弹。邺天

庆不敢恋战，拨马便走。一枝梅看他逃走，也就飞马赶来。此时南昌城里已是

贼兵迎接出来，一枝梅追至吊桥，正欲抢杀上去，忽然城内冲出一骑马来，马上

坐着一个和尚，手执禅杖，迎上来就杀。一枝梅一看不是别人，正是波罗僧，两

人也不打话，当时就对战起来。只听两边喊杀之声，真个震动山岳，一来一往，

又战了有二十余合。波罗僧杀得兴起，飞舞禅杖，向一枝梅横扫过来。一枝梅

也飞舞点钢刀，招拦隔架，上砍下剁，只杀得尘土冲天，旌旗蔽日。

周湘帆远远见一枝梅不能取胜，也就将马一拍，抢杀过去。贼队里见有人

助战，又飞出一骑马来，更不打话，敌住周湘帆，两人也杀了十数合。周湘帆暗

道：“我何不如此如此。”主意已定，便虚刺一枪，拨马而去。那贼将紧紧赶来，

周湘帆转身一弹，打了过去，正是弹不虚发，又正中贼将面门。周湘帆见他已

经中弹，拨转马头又杀了过去。那贼将正要负痛逃走，周湘帆的马已到面前，

手起一枪，正中敌人咽喉，落马而死，随有小军上前割了首级。波罗僧还在那

里与一枝梅对敌，城上见他不能取胜，恐怕波罗僧有失，赶着鸣金收军。波罗

僧一闻金声，拨马进城去了，这里官兵也就收队回营。

大家缴令已毕，便去看视徐鸣皋，所幸枪伤不重，毫无妨碍，大家也就各去

安歇。

邺天庆早中了一弹，回到城中，仍然血流不止，赶急用药敷上，将血止住，

随来至宸濠宫内。宸濠此时早知他回来，一闻宫门官报进，即刻传他进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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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他血流满面，即问：“将军何以如此？”邺天庆就将中弹子的话说了一遍。宸

濠切齿痛恨，又问了南康何如，邺天庆道：“臣已经袭了南康，后来奉到千岁的

谕旨，正要趱赶回来。忽又被王守仁手下的将官徐庆、周湘帆二人，率领精锐

三千，将南康困得个水泄不通。臣冲杀数次，不能突出，又与徐庆等战了三日，

皆不分胜负。臣又不敢恋战，深恐南昌有失，后来还是夜间率领所部，奋勇冲

杀出来，急急赶回前来缴旨，所幸人马并未损伤。但是徐鸣皋等这班人现为王

守仁所用，个个皆奋勇争先，臣一人之力，恐不能与之对敌，千岁还得早设妙

计，将王守仁杀败，方可长驱而进，不然终久不妥。”宸濠道：“孤也飞调雷大春

回来，不知他何以至今未到。”

正说之间，只见宫门官进来报道：“雷大春由进贤回来，现在宫门候旨。”

宸濠即命传他进宫问话。差官答应出去，不一刻雷大春进来，先行了礼。宸濠

见他形容憔悴，狼狈不堪，因问道：“将军为何如此，何以至今才回？”雷大春

道：“臣奉了千岁之旨，当即趱赶回兵，不料半途忽然生起病来。一病十日，不

能行动，终日卧困，也不思饮食，直至前日始觉稍好，惟恐千岁记念，只得带病

勉强回兵，现在尚不能用力。”宸濠听说道：“原来如此，但有邻境各县，现在得

了几城？”雷大春道：“所有南昌所属外六县，只有进贤未下，因进贤知县鲍人

杰、守备施必成，两人坚守甚固，施必成又超勇绝伦，因此十分难得。其余五

县，皆毫不费事，有的是情愿投降的，有因攻破的。臣在进贤逐日攻打，若不奉

千岁调回的谕旨，再攻打五日，也就要攻打开了。因为奉了千岁谕旨，不敢恋

战，赶急回来，听候调用。”宸濠听说，当下便命他与邺天庆出外安歇，俟病痊

好，再行出战。二人退出，宸濠好生纳闷，又与军师李自然议道：“似此兵微将

寡，何日才可退得王守仁的大兵？军师有何妙计，可即说来，以便孤依计行

事。”

不知李自然有无计策，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回              挟异端余七保逆贼! 仗邪术非幻败王师
! ! 话说宸濠因王守仁率领徐鸣皋等十二英雄，并有十万大兵，终日在城外攻
打，邺天庆、雷大春两人虽曾调回，一因身受弹伤，一因身抱大病，尚末全愈，不

能即日出战。虽有波罗僧及裨将等人，终非敌人对手，而且寡不敌众，甚为忧

虑，因与李自然商议，请他筹设良策。李自然此时亦觉束手无策，只得勉强说

道：“可恨前者赵王庄一战，被什么七子十三生破了余半仙迷魂大阵，余半仙

逃走。若非他受此大创，现在这里，不必说王守仁这十万兵马，就便再加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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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足为虑。为今之计，千岁何不将余秀英小姐请来，与他商议，看他有何妙

策可以退得敌人。”宸濠听说，因道：“孤非不想到此，争奈余小姐终是女流，他

哥哥又不在这里，恐他不肯相助，因此孤未去请他。”

两人正在计议，忽见宫门官进来，跪下报道：“启千岁，前者逃去的那个余

半仙，并同着一个非幻道人，现在宫门外候旨，说要见千岁，有要话相禀，特使

小人禀知。”宸濠闻报，一听余半仙到来，又同着一个非幻道人到此，心中暗

道：这非幻道人定是有法术的，今既到此，孤无忧矣。不觉喜出望外，即命宫门

官请他们上殿。宫门官下去，不一刻已领着余半仙进来。宸濠远远看见，即刻

下殿相迎，但见余半仙在前，后跟着一个道士，头带华阳巾，手穿鹤氅，身背葫

芦宝剑，面容秀丽，体骨清超，飘飘然颇有神仙气概。宸濠看罢，即拱手让道：

“余道长别来无恙，后面莫非非幻道长么？”余半仙也就答应道：“臣保护来迟，

多多有罪，后面正是非幻师兄。”说着上殿，当与宸濠见礼已毕，大家坐下。

宸濠道：“余道长一别两年，孤时深记念，不意今日又见仙颜，真是意料不

到。但不知这非幻道长仙乡何处，尚望示知。”余半仙道：“这位非幻师兄与臣

同门学道，是敝师的首徒，法术高超，道行深奥。臣因王守仁率领徐鸣皋等前

来攻城，臣一再哀求我师尊下山同心扶助，争奈敝师尚有己事，未便即日下山，

因令这非幻师兄与臣同来。一来保护千岁共成大事，杀退敌军，二来帮臣以报

昔日迷魂阵之仇。”宸濠听了这一番话，实在大喜，因道：“近日王守仁攻打甚

急，虽经孤将邺天庆、雷大春由南康、进贤两处调回，其如邺天庆被周湘帆弹子

打伤，雷大春又自己得病未愈，只靠着波罗僧等人出战，已是寡不敌众，又兼徐

鸣皋等武艺超群，眼见南昌不能保守。孤正深忧虑，方才尚与军师念及，若道

长在此，莫说王守仁这十万兵马，徐鸣皋等这十二三人，就便再加一倍，也难逃

道长的掌握，可恨不在此处，只弄得莫展一筹。那里知道天助孤成功，忽蒙道

长远临，又得非幻仙师相助，孤从此无忧了。”说罢，又喊王守仁骂道：“王守仁

呀，孤与尔毫无仇隙，孤举兵起事，是谋夺我朱家的天下，与尔何干？尔偏与孤

作对，带兵前来征讨，仗着徐鸣皋等这一班鼠辈，任意猖狂。余道长不来，孤尚

惧尔三分，余道长既来，眼见得尔全军覆没了。看尔这匹夫有何妙计良策，能

敌得住余道长与非幻仙师么？”独自骂了一阵，当下非幻人躬身说道：“贫道闻

余贤弟常道千岁仁义过人，宽厚无匹，真乃英明之主。贫道惟恨相见太晚。今

见龙颜，果然名实相副，王守仁及徐鸣皋等虽然猖獗，非贫道敢自夸口，只须聊

施小技，便令他等死在目前，千岁请放宽心。待贫道明日出阵，以观动静，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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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议便了。”宸濠闻言，更加大喜，当即命人大排筵宴，便在殿上畅饮起来。

当日宾主联欢，互相痛饮。席散之后，便留余半仙、非幻道人在偏房安歇。

余半仙又将他妹子余秀英着人喊出来，叙谈了些别后之话，又命与非幻道人见

礼已毕，然后各回卧房安歇。

次日一早，即有人报进说：“王守仁督率全队，又来攻打。”宸濠即请余半

仙、非幻道人出阵，宸濠自己也陪着他二人出去观阵。三人来到城上，望外一

看，只见敌军耀武扬威，在那里骂战。非幻道人见了大怒，因与宸濠说道：“待

贫道前去会他。”宸濠道：“有劳仙师，若能一阵成功，当再重谢。”非幻道人又

谦了一回，随即辞了宸濠，又望余半仙说了一声：“贤弟，愚兄去去就来。”说

着，背上葫芦盖揭开，倾出一个纸鹿，执在手中，喝声道：“疾！”向地下一放，顷

刻变了一匹梅花关鹿。非幻道人即刻上了坐骑，手持宝剑，下得城来，喝令升

炮开门，直望城外而去。

王守仁正在外面催督三军，奋勇攻城，忽听炮声响处，城门大开，知有贼将

前来拒敌，当即抬头一看，并非贼将，却是一个妖道。只见他头戴华阳巾，身穿

八卦袍，背后葫芦，手中仗剑，坐下一匹梅花鹿，形容古怪，面目可憎，满脸的妖

气。王守仁看毕，心中暗道：“此人定有妖法，不可不防。”即传令各将小心防

备。当下非幻道人已到阵前，大声喝道：“王守仁听者，尔等身为大将，不识天

时，现在宁王天命攸归，尔等偏要逆天行事，岂不知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尔等

若识时务，若知天命，可即早收兵，免致三军涂炭，倘乃执迷不悟，尔可认得非

幻仙师么？”王守仁听罢大怒道：“妖道休得乱言，待本帅命人取尔狗命。”说

着，顾谓左右道：“那位将军前去会他？”只见罗季芳一声应道：“末将愿往。”说

着手舞虎头枪，直杀过来。

非幻道人笑道：“来将休得逞能，且通过名来，待本师取尔狗命。”罗季芳

喝道：“妖道听了，咱老爷乃王元帅麾下游击将军罗季芳是也。不要走，看

枪。”说着一枪刺来。非幻道人急将手中剑架住，接着厮杀起来。战不数合，

忽见非幻道人执剑在手，向罗季芳喝声道：“着！”罗季芳不知不觉，两眼发昏，

在马上坐不住，登时跌下马来。非幻道人哈哈大笑，正要取他首级，卜大武看

得清楚，飞马提刀，接杀过来。罗季芳当被小军救回本阵。非幻道人与卜大武

战未数合，仍用前法，将宝剑一指，喝声道：“着！”卜大武也就登时跌于马下。

徐鸣皋、一枝梅看了大怒，即刻大声骂道：“好妖道，胆敢用邪术惑人，本将军

徐鸣皋、一枝梅前来取尔狗命。”此时卜大武已被小军救回本阵。非幻道人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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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鸣皋、一枝梅二人齐杀上来，复又哈哈大笑道：“徐鸣皋、一枝梅，尔休得逞

能，不必说你两人齐来厮杀，就便再添两人，也不是本师的对手。尔等来得好，

看剑！”说着，手中的宝剑劈面砍来。

说也奇怪，分明见他一口剑，及至到了面前，却是两口。徐鸣皋、一枝梅两

人分头敌住，杀了一会，并不见非幻道人动手，只见两口宝剑在空中飞舞。徐

鸣皋、一枝梅看了，却暗暗吃惊，正在奋力遮拦隔架，忽听非幻道人喝道：“宝

剑宝剑，还不与我击下。”一声才完，那两口剑一齐飞了下来。徐鸣皋、一枝梅

二人说声不好，赶即躲让，那里让得及，徐鸣皋左肩上着了一剑，一枝梅右肩上

着了一剑，当下二人负痛逃回。非幻道人见他二人败走，乘势将葫芦盖揭开，

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顷刻狂风卷地，乱石飞天，半空中有无限人马卷

杀过来，只杀得王守仁十万雄兵，许多勇将，抱头鼠窜，败下三十里，始各惊魂

稍定。查点人马，已折伤不少。徐鸣皋、一枝梅虽中了两剑，却不妨事，卜大

武、罗季芳此时也醒了过来。当下安立营寨，王守仁好生忧闷。非幻道人大获

全胜，宸濠接进城中，自然称谢不已。

随后非幻道人大摆非非阵，七子十三生议破非非阵，徐鸣皋等十二位英雄

大破离宫，武宗御驾亲征，宸濠明正国法。许多热闹，且看下集书中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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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一回              刘养正议围安庆! 王守仁再打南昌
! ! 话说王守仁自统大兵被非幻道人大败了一阵，退下三十里下寨，徐鸣皋、
一枝梅、罗季芳、卜大武虽被妖剑着伤，幸不妨碍。王守仁安营已定，徐鸣皋等

四人也就苏醒过来，再用了些绝妙的敷药敷上，只须一两日自然就痊愈起来。

暂且不表。

再说非幻道人大获全胜，宸濠将他接入城中，当即大排筵宴，欢呼畅饮。

酒过三巡，宸濠谢道：“孤自从王守仁带兵到此，徐鸣皋等这一班匹夫，仗着自

己的武艺，孤家屡被他所败。设非仙师驾临，这座城池危在旦夕了！今日大获

全胜，已足令王守仁丧胆了。但是，他虽然败走，尚未全军覆没；而徐鸣皋等那

十二个人，皆是勇敢力战之辈，毫不畏死之徒，难保他不重整残兵，再决死战。

在仙师之意，又当何如呢？”非幻道人道：“非是贫道夸大口，谅他这一班毛卒

有多大本领，若他等能识时务，早早罢兵，还是他们的造化，这三十万生灵，尚

可免就死地。若再执一不悟，贫道只须聊施小技，管教他这三十万人马，皆死

在贫道手中，不留片甲便了。”宸濠闻言大喜。

当下副参谋刘养正在旁说道：“仙师之言固是好极，以仙师法力之高，视

敌犹如草芥，毫不足虑。但某有一言，不识大王尚堪容纳否？”宸濠道：“卿有

何言？请即说出，以便大家商议。”刘养正道：“某所虑者，以得地为先，以争战

为后。若图目前与王守仁日角胜败，即将他三十万大兵全行覆没，后起之兵，

难保不陆续而来。是徒以角力胜负，残虐生灵，而于土地、人民毫无所得。土

地、人民既不我属，则军需粮饷又何自而来？即使今日胜一战，明日胜一战，而

援兵纷至，吾恐亦不能任意涂戮，以伤上天好生之心。且仅恃南昌一城，又有

几何粮饷可以坚持日久？一旦军需不足，粮饷空匮，人民势必变心。民心一

变，虽有仙师在前，雄兵在后，军无饷需，马无粮草，其又何能保乎？某是以为

大王虑也！”

宸濠听了这番话，便悚然说道：“非卿之言，几使孤坐守孤城而不思辟地

了。为今之计，卿有何策以为根本？庶使军无匮粮，库无匮帑，而有以自固

乎？”刘养正道：“某之意，以为南昌旋得旋失，既未得其钱粮，而所属各县，虽

经雷将军得了几城，却亦断不可恃。为今之计，莫若一面与王守仁对敌，一面

潜师间道径趋下。先取九江，进围安庆，以固根本。九江与安庆既得，仍宜分

兵下攻芜湖，然后大王自统大兵，亲出长江，顺流东下，取金陵以为根本之地，

然后大势成矣！若图目前之胜败为荣，某窃为大王不取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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